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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毕业后，做过面点，掌过厨，当过货代，跑过船，
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且各个行业之间的关系都不大，朋友因
此都叫他“徐疯子”。

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每次豁出去转行前，藏在身
体里的一种名为“好奇心”的基因不断地跳跃、叫嚣、驱使
着他去别的职业看看，一如他在玩攀岩、蹦极、跳伞等极限
运动前，这种基因从未缺席过。

2015年的一天，“好奇心”对他说，不如一脚跨进影视
圈试试？

那会儿，徐晓没人脉、没资源，只能从微
电影这类的小剧组开始做起，但剧组不论大
小，有些东西都还是相通的，比如森严的等级
——你是新人？从最底层的场务做起吧。

徐晓眼中的场务就是一项苦力活：导演喊
开拍前，场务需要把轨道、灯架、摄影等各种
各样的器材搬到它们该待的地方，一天的拍摄
结束后，又要把它们物归原位。这也意味着，
场务必须得是整个剧组里最早起、最早到的
人。

剧组的节奏几乎都是“拉上去就干活”的
节奏，不会就站边上看别人学，很少会有人去
告诉一个新人你应该怎么做，因为每浪费的一
点时间其实都是明晃晃流走的钱。

同时，他还一并做些道具、灯光、录音
师、摄影助理的活。幸运的是，一年半的时间
里，他没出过什么岔子，倒是眼见的一桩事儿
让他至今还心有余悸。

拍摄过程中，组里刚来的一名新人绊倒了一
盏摄影灯，重三四十斤、高两米多的灯在所有人
错愕转震怒的一秒时间里“轰然”砸下，灯是用
不了了，还把整个剧组在这个微电影上赚的几千
块钱全给赔进去了。

不少朋友包括记者其实都问过他，徐晓你
从最底层的“影视民工”开始做起，喊着比自
己年龄还小的人“师父”、“老师”，会心有不
甘吗？徐晓的答案至今都没变过，他说：“每
到一个新的行业，如果你都不肯放下自己的身
段的话，做什么都是不会成功的。”

彼时，徐晓对“成功”的定义还很现实，
就是“活下去”，做场务的时候不犯错是活下
去，后来组建了三人小团队、开了公司的时
候，找到一个长期客户、做个大单子也是活下
去。

虽然冠了个公司老总的名头，但做的还是
“影视民工”做的事，接单子、写剧本、筹
备、拍摄，甚至连行政、财务、采购之类的事
都脱不开，用他的话来说，原本最少十个人做
的一套流程，他们三个人紧巴紧巴就给干了，

“一个月就拿了一千来块钱，交掉社保就剩六
百多，就这么拿了一年。”

三个人没少吵架，因为每个人大到对公司
的未来发展，小到剧本撰写上都有麦芒对针尖
似的冲突，最终，团队撑了一年便好聚好散
了，不过，徐晓仍是打心底地感激这段日子的
撕裂感给他带来的成长。

影视民工

而徐晓真正两只脚迈入影视圈，是在他干了网络大电影《拯救之德州风云》
制片主任之后了。

通俗地讲，行业内的“制片人”分三种，要么是负责整个影片或电视剧策
划、摄制生产、资金融资的，要么是在专业技术上负责整个影片或电视剧项目
的，还有一种则是影片或电视剧投资者本人，一般就是挂个名。

他们是电影或电视剧的最高管理者，全权负责“挑本子、找款子、组班子、
卖片子”等工作。通常很多人会把出品人与制片人混淆，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很大
区别的。

如果以企业来作比喻界定，出品人就相当于董事长（出资人、企业法人），
制片人就好比是总裁（统管全局者），要求懂本子、明市场、建剧组、执行拍摄
生产、后期制作、发行上映。更重要的是预算的控制，拍摄时间进度控管等，让
电影或电视剧能在合理的时间与预算下完成。

摄制组是一个临时的集体，因此需要一个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领导
者和组织者就是制片主任，对制片人负责，也就是徐晓现在从事的职业。

制片主任下面还分生活制片、现场制片和外联制片三种。生活制片是协助制
片主任完成摄制组生活方面制片工作的，比如：买车票、机票、船票，安排食
宿、托运等。总而言之，他的工作包括吃喝拉撒睡，通知开会、催叫起床等等琐
碎的事情。

现场制片会站在导演、副导演边上，把控拍摄时间、维持拍摄秩序。他需要
每天对剧组成员进行考勤，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准时到达拍摄的正确地点。而且，
他也负责联络每个部门，以保证他们能够做好拍摄所需要的一切准备，不出纰
漏。在拍摄的时候，他还要提醒录音师采集声音，摄影师对焦，同时，他要静静
的把记录板递给导演。

而外联制片的工作则是从阅读剧本开始的，根据剧本，他会做一个影视剧拍
摄所需的分场景清单，然后与导演、制片人和制片主任商讨究竟去哪个景点拍
摄、当地的拍摄成本如何、周围的坏境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人人各司其职的话，徐晓这个制片主任也可以当得很轻松，“只要生活制片
和外联制片报上来的账目没有问题，现场制片能牢牢把控拍摄进度，我完全充当
个甩手掌柜。”

但现实却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作为制片主任的徐晓还要兼着生活制片、现
场制片或是外联制片——剧组在哪，他在哪，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待在片场盯上
一天，回宾馆已然凌晨，短则十余天，长则两个月，徐晓坦言，习惯了也就感觉
不算什么了。

况且，随着网络大电影的拍摄从手机到单反再到4K摄像机，设备从不要钱
到一天两百元再到一天几千块，成本愈来愈往院线电影靠拢，压在制片人以及徐
晓这样的制片主任身上的，是一丝一毫都需要计算清楚的紧迫。

对于感兴趣的职业，他提到了工艺美术家。

制片主任


